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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19日，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默市一年一度的文化节拉开了序幕。众多不同民族和国家背景的团体的参加，


为文化节增添了多元色彩。法轮功学员的腰鼓队、仙女舞蹈队、精美的花车和祥和的功法演示，引起人们的格外注目，“太美了！”观众中不时传来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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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水马龙与匆匆打拼之间     愿这片绿洲为您开拓心灵的属地





雷明被折磨致残后去世


至少九位插播真相者被害死





马尔默文化节中的美好使者











清醒的见解





2002年3月5日晚8时许，吉林省长春市有线电视网络的八个频道被插播《法轮大法洪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等真相电视片长达四、五十分钟，三十万


用户，逾百万人观看。众多百姓因此得知法轮功被迫害真相，引起极大震动。对此，迫害法轮功的发起者江泽民十分恐惧，暗中密令“杀无赦”。随后吉林公安大肆非法抓捕5000多名长春法轮功学员，多人被打死，另有15人被非法判4至20年徒刑。


雷明在经历长春市公安局一处及吉林监狱酷刑折磨致残后，于2006年8月6日不幸去世。此前2003年12月26日，一同参与插播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刘成军被吉林监狱迫害致死。至此，至少有9位法轮功学员因长春插播真相电视被害死，已知的有：刘成军、雷明、刘海波、李容（音）、沈剑利、刘义、李淑芹、侯明凯和一名30多岁的男性法轮功学员。


雷明被非法抓捕，长春市公安局一处对他施用老虎凳、电棍电击脸、嘴、脖子、肛门、塑料袋套头窒息、大铁桶套头敲击、火烤螺丝刀烫脖子、拳打脚踢等等的酷刑折磨。


随后雷明被市中级法院非法判重刑17年，于2002年10月被劫持入吉林监狱，历时两年多，期间遭毒打、弹眼球、捏睾丸、绑“抻床”，被固定在床上7天；被迫从早到晚“坐板”15小时等等，直至被迫害致残、生命垂危，才于2004年被保外就医。


被保外就医后，雷明已残废，生活不能自理。但依然受到监狱、派出所直到居民委的不断骚扰，处处逼迫定期写“保证”。雷明父母与亲属每天都承受着极大的精神压力。为了不被恶警再次抓捕，身体残疾的雷明被迫流离失所。因身体损伤太严重，雷明一直没有恢复。为了躲避抓捕，他换了多个住处，肉体被迫害造成的痛苦，加上精神上的高度紧张，造成他已伤残的身体日益衰弱，瘦得只剩几十斤。雷明不幸于2006年8月6日去世，年仅30岁。


雷明的父母为人老实忠厚，得知独生子被迫害致死后，痛苦至极，泣不成声。二位老人没有经济来源，生活清贫。听雷明母亲说，儿子刚从监狱出来时，人已不行了，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都给他补养身体了。◇ 





2002年3月被非法关押中的雷明





瑞典





八十多年前，在四川梁平县永盛镇有一户邱姓人家。育有两儿一女，老大老二是男孩，老三是个女孩，孩子们都健康活泼，天真烂漫，真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幸福家庭。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天大儿子在外面玩耍时，用打麻雀的弹弓把山上佛爷庙里的佛像的胡子给打落了。这事可闹大了，一下就传开了。要好的邻居就


去跟小孩的爸爸说：你花点钱，烧点钱纸，点上香、蜡烛，把胡子给补起来，给佛爷去赔礼道歉，就说孩子不懂事，请佛爷别记小人之过。


可是小孩的爸爸不以为然，他不听不信不做，劝善的话多了还听的烦，根本不信什么神佛，还赌气说：如果他真灵的话，我就不信会把我大儿子弄死带走。好家伙，这话一出口，果然几天后，这个孩子突然得怪病死了。


这事在当地又热闹了好一阵子，不少人怨孩子的爸爸不听人劝，过了些时日，亲人和邻居们再去劝，叫他弥补一下自己的过错，可他根本不承认自己错了，说这是巧合，他说老大死了，还有老二，如果他灵的话，他敢把我老二也弄死带走，我就真的服了。这话出口后不久，活泼的老二也突然得急病死了。这样两个孩子都被当父亲的和神赌气赌掉了生命。


幸好还留了个女儿没有拿去赌，这个女儿现已80多岁了。这个故事就是她亲口讲的。这个父亲不信神，劝善听不进，灾祸连登门。


人和神赌，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人们啊，清醒吧！人不信神神自在，一念之差定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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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用国外邮箱给eo@att.net发一封标题为 12345 的电子邮件可获得最新破网软件，看到外面真实的世界！





在给“法轮功人权”组织的反馈中，爱好和平的善良的人们对中共活体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野兽行径非常愤慨，呼吁每个人都来制止这场迫害。


法国Vivs：需要尽一切可能来制止这场恐怖！需要让整个世界知道这一切！


英国Lorna Gibson：


在现代文明时代依然还有这样残酷的暴行发生，我感到很憎恶。这太残暴了！


意大利Nicholas Smith：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我们谈论了那么多，但一个真正发达的国家不会允许这种暴力的发生。西方国家应该对这事加以谴责！


美国Arthur Charles Finmann：应该允许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在不受到中共政府的任何骚扰中修炼他们美丽而平和的功法。


美国John White：中共政府必须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这场迫害已经持续太长了。每个有关人员都应该为他们对这群无辜人们的不公对待负责，他们（法轮功学员）没有做错任何事。中国共产党已经向我们显示了，它只关心这个党，而且是不惜一切代价。这样的政府对人类是侮辱。


加拿大Sharda Vaidyanath：我为所有向世界曝光中国发生的这一恐怖罪恶的人们喝彩。是国际社会严肃对待这件事情并严厉制裁中共对人权的践踏的时候了。


澳洲Jon Harding：中共政府说这种酷刑并不存在，它在骗谁呢？


奥地利Edmund Huditz：如果所描述的罪恶真的是由中共政府所为或支持，这就是道德的泯灭，它将反治作恶者。◇ 





世界民众谴责中共盗取人体器官





了解真相的人们写下心里话(爱尔兰)





下岗了可真闹心，离婚了可真烦人，欠债了可真愁人，得病了可真痛苦。苦！苦！苦！1994年，人生的苦难无一幸免的一齐降到了我的头上。我吃不好，睡不安，心烦意乱，弄得一身糟，当时只感觉走投无路，心想完蛋了。


最初我下岗后没有了固定收入，自然给生活带来了诸多的烦恼与麻烦。妻子经常与我吵闹，嫌我无能，无奈何离婚了。儿子归她，我净身出户。我决定到城里挣大钱，让前妻看看我的能力。到城里租房时碰到了传


销班。一听，哇！两年能赚十万元，嘿，发财的机会来了。于是借钱做了他们的下线。一晃两年过去了，不但没赚到大钱还欠了许多外债。着急！上火！得病了。


我二姐是法轮大法学员，


知道后，领我看了医生，把我接到她家。在二姐的引导下我开始了解法轮功，修炼法轮大法。我的病很奇怪，医生也没法确诊我得了啥，好好的皮肤就是痒，非抓破不行，血淋淋的疼痛难忍，走路都困难了，吃药也一点不管用。修炼大法半年多后，我的皮肤彻底正常了，再也没有了揪心的痒痛。


我天天学《转法轮》，不知不觉中我发现我变了，变得清醒、理智、也学会了向内找。回头看那段生不如死的日子，我明白了人的苦都是自己找的。我要不是怕吃苦、求安逸，下岗后干点啥都能生活，还能那么闹心吗？要没有好胜心、争斗心，还能离婚吗？要没有名利心，不去搞传销，还能欠那么多债吗？这一切一切不都是自己的心促成的吗？


观念转变了，求财之心去掉了。我接受了现实。由哥姐凑钱买了一辆三轮车。我想我必须扎扎实实的真修，按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当地三轮车没几个起牌照缴费的，来人抓就躲。我想我是修大法的，就得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做一个好人中的好人。我起牌照，缴养路费、工商税等，决不巧取名利再造业，一切顺其自然。


我深深体会到：修心去执著才能彻底远离人生之苦，修大法带给我的是海阔天空。（文/黑龙江大法弟子）◇





人生之苦源自心





代价





奥列格和我同在攻读博士学位，也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十年前他随家人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


一天我俩在校园里看到一位中国学生正在放置法轮功真相的展板，就一起凑过去看。第一张展板是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被殴打的图片集，奥列格笑眯眯地对那位中


国学生说：“你们的政府会说你这是泄露国家机密。”第二张展板是海外法轮功学员到美国首都华盛顿请愿的照片，奥列格又笑嘻嘻地说：“你们的政府会说你们是在投靠和利用国外势力。”接着他用手摸了一下用透明胶粘贴的图片，调侃地说：“还好，一看就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资金做的。”说得我和那位学生都情不自禁地笑起来。不过看到第三张展板时，我们都笑不起来了，因为多幅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的图片实在太惨烈，奥列格眉头紧锁，一言不发地回到实验室。


他对我说：“你知道吗，虽然所有的共产国家打击异议人士时都宣传说他们投靠国外势力，可是这样的宣传在其他国家还不是那么见效，唯独在中国可以煽动很多人。我知道从明朝以后中国人就不断受外来欺侮，


中国人一直有这样的民族感情、民族创伤，所以你们的政府利用了这一点，确实能骗倒很多人。”


有一次，奥列格在网上看到一则报道。文章说辽宁的马三家监狱因残酷折磨法轮功学员而被称为人间地狱，西方媒体闻讯前去采访时，记者对监狱的“焕然一新”感到可疑，认


为一定是为应付采访大作了手脚。奥列格看完后对实验室的人说：“嗨，这些西方记者只能看出这是假的，可是这些虚假粉饰的背后掩盖的事实到底有多残酷他们都没法去想象！”他感慨万千地摇着头。


后来我知道，奥列格由外公外婆带大，他的外公是前苏联高级知识分子，航空专家。外公的同事们经常到他家里聚会，谈笑风生，可每次一谈到有人遭到苏共迫害时，结局总是在争论中不欢而散。关心受害者的人们总是很痛心，觉得政府做错了，而也有人说受迫害的人一定是做了反政府的事，而且一定是极少数人。直到苏联解体后很多残酷事实被揭露出来，那些维护苏共的人才知道自己大错特错了。◇














